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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常州某外企从事航空
保障技术工作的张强(化名)，从
今年3月起利用空闲时间做了美
团外卖兼职骑手。“企业业务减
少，工资缩水一半，难以满足家庭
开销。”41岁的张强说，每周兼职
骑手两三次，每次工作约5小时，
每月能增加收入2000多元。

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形态，
外卖骑手入职门槛低、时间灵活、
收入与接单量挂钩，成为不少人
就业、兼职的新选择。然而，“被
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也面临
着无正式劳动合同、无社保保障、
商业保险无人敢保等职业梗阻。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梗阻也
存在于部分灵活就业群体中，缴
纳社保存在户籍门槛、工伤保险
缺乏政策支撑、劳动关系难认定，
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三大痛点。

城市白领兼职外卖骑手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形式多
种多样，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
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
业人数达2亿人左右。

疫情发生以来，灵活就业不
断升温。一方面，逐渐成为新增
就业的重要渠道。例如，青海省
人社厅统计显示，截至今年7月，
青海实名登记就业139万人，其
中申报灵活就业22万人，占比
16%。城镇新增就业3.9万人中，
灵活就业1.7万人，占比达44%。

“灵活就业具有临时性、多方
雇佣或服务、自管性等特点。”青

海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农民工工
作处处长潘立说，灵活就业已从
传统的打零工、做小工、当家政，
扩大到网络平台、自由职业、共享
业态等领域，从业人员从过去的
农民工拓展到大学生、白领等
群体。

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也成为
兼职的主要渠道之一。智联招聘
的调查显示，疫情期间32.5%的
受访白领表示从事过灵活就业或
兼职。美团发布的相关骑手就业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团骑手
总量同比增长16.4%，近四成骑
手拥有律师、舞蹈演员、导演、软
件工程师等其他工作，其中8.8%
的骑手拥有不止一份灵活就业
工作。

共享员工也成为企业灵活用
工的新探索。疫情期间，上海市

“独立日灵活用工平台”通过“共
享用工”计划，为超过5万名餐饮
企业职工提供过渡岗位，为百余
家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存在社保门槛等三痛点

记者调查发现，缴纳社保难、
劳动关系难认定等梗阻，也困扰
着不少灵活就业人员。

首先，社保缴纳存在户籍门
槛。北京、上海等地部分灵活就
业人员反映，由于没有与企业签
订劳动合同，外地户口无法在当
地缴纳社保，而社保缴费记录与
积分入户、购车摇号、购买住房挂
钩，不少人只能采用代缴社保的

方式。
记者在北京、上海两地社保

部门了解到，目前灵活就业人员
缴纳社保只针对本地户籍居民，
外地户籍居民缴纳社保必须通过
用工单位缴纳。另有湖北武汉、
湖南长沙、辽宁鞍山等地，则取消
灵活就业人员在当地缴纳社保的
户籍限制。

其次，缴纳工伤保险存在障
碍。46岁的冯爱燕在青海西宁
一家保险公司从事灵活性后勤工
作，但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虽然可以自行缴纳社保，却无法
缴纳工伤保险，万一出现工伤，就
没有保障了。”冯爱燕说。

记者采访多地社保部门了解
到，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只包
括基本养老和医疗两项，不包括
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社会保
险法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
老、医疗保险都有明确规定，而工
伤、失业、生育三项保险未有明确
规定。

“没有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
关系，就无法缴纳工伤保险，在没
有新规定出台前，现行政策还难
以突破。”江苏某基层人社部门工
作人员说，灵活就业人员可自行
投保人身意外险等商业险，但工
伤保险附加值更高，保障力度
更大。

此外，用工性质尚不明确，劳
动关系认定做法不一。记者通过
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对于外卖
骑手等灵活就业中出现交通意外
等情况发生诉讼中，对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目前认定判决不一。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一起去年劳动争议案件判决中，
外卖骑手孙某与一家企业签订订
单配送承揽合同，通过饿了么订
单系统承接和配送订单，孙某在
送餐中受伤，起诉至法院要求确
认劳动关系。法院审理认定，孙
某与这家企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
特征。而类似案件，在浙江桐庐、
辽宁沈阳等地法院判决中，饿了
么、美团等骑手与地方运营平台
都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业内人士介绍，外卖送餐、快
递跑腿等共享平台与骑手是否存
在劳动关系，目前业内尚无明确
规定，影响了相关从业人员的薪
酬、福利、保障等劳动权益保护。

保障政策要跟上就业形势变化

受访专家分析，灵活就业从
业者身份复杂，既有通过网络平
台提供服务但与平台之间没有劳
动关系的，如电商、外卖骑手；也
有靠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但没有工
作单位的，如网络主播、民宿房
东、电竞顾问等。其工作地点、时
间、用工关系都呈现出弹性化特
征，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
制度带来挑战。

“现有社保政策是建立在有
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与就业形态
的新变化不相匹配。”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说，
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也带来新的
社会保障问题。

青海省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
俊建议，一方面，可扩大灵活就业
人员社保参保的覆盖面，进一步
明确灵活就业的界定范畴，规范
灵活就业的统计方式，加强对失
业转就业群体的就业帮扶。

另一方面，尽快完善灵活就
业人员参加工伤、失业保险的办
法，打破户籍门槛，保障从业者的
合法权益。

多位业内受访者建议，可针
对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特点，
加大制度创新。比如，可建立灵
活就业人员就业统计制度，为其
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登记、缴费、
核查和待遇领取提供基础信息；
对青年农民工、快递和外卖等从
业人员强制参保工伤、失业保险。

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就业研
究中心主任徐飞建议，可研究调
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
以缴纳社会保险”思路，确立没有
劳动关系也可缴纳工伤保险的规
则，从制度层面明确工伤保险缴
交责任主体。

从实施层面上看，北京大成
(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莉建
议，在共享平台用工日益普及的
情况下，可按使用单位、平台和劳
动者个人各缴一部分的方式，解
决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问题。

同时，多位受访者建议，应尽
快从法律层面对共享经济网络平
台和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的成立
条件明确边界、统一标准，更好维
护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合法权
益。 据《瞭望》新闻周刊

社保有门槛 工伤无保障 劳动关系难认定

灵活就业三大痛点怎么破？


